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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戰線上一位歸僑教師
—回憶易立經同學平凡的一生    廖集善
易立經同學是巴中51屆學生，於1951年回國，考上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因病休學一年，轉入同系52年級建築結構專業，而我1952年進入清華大學，成為我同班同學，我們一起渡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於1957年大學畢業各奔前程。
最近有幾位巴中51屆校友向我打聽易立經同學的情況，而易立經早於40年前，在那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自縊身亡，許多同學對易立經這位沉默不語、與世無爭的同學走上自殺的不歸路，難於置信？為此，埋藏我心中40多年往事在腦海里不斷湧現出來，使我心情難於平靜，總想有所追憶，向巴中校友作個交代，只得寫下這篇沉痛的回憶。
在大學5年的相處，使我對易立經同學有更多了解。他性格內向，平時沈默寡言，在班的生活會和學習討論會上，他總是坐在一隅，靜靜地聽同學們發言和爭論，很少發言。他體質較弱，患有胃潰瘍和心臟病，同學們很關心他的身體，處處照顧他。和同學關係相處融洽。他學習很用功，刻苦自勵，清華大學功課繁重，學習很緊張，稍有鬆弛就有跟不上或被淘汰的危險，巴中五二屆有9人考入清華大學，第一學期有2人跟不上，，留級一年，第二學期又有1人因二門功課不及格‧被校方勒令退學。易立經克服了體弱多病的困難，堅持5年的艱苦學習，以良好的成績畢業。
易立經同學追求進步，1954年參加共青團，平時關心國家大事，積極支持社會主義改革運動，1956年冬全國開展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他不顧個人體弱有病，毅然報名下鄉，到北京的懷柔縣參加支農工作，(見圖1)我和他兩人被分配到一個生產大隊幫助大隊制訂農業合作化的生產規劃。每天與大隊長、支書和會計員一起勘測和查看農田，然後回到合作社坐在炕上討論制定生產規劃。﹙見圖2﹚在農村半個月的工作，使我們的身體和生活經歷一次考驗。
北方冬天，寒冷刺骨，我們各人背著棉被下鄉，我們兩人和大隊長睡在一個炕上，
炕爐燒得熾熱，炕面只鋪一張草蓆，睡在上面，背部熱煬煬的，要不停翻身，難於入睡，更使人難於忍受的是炕上佈滿跳蚤、虱子，這個炕晚上是睡床，白天是工作臺，坐滿男男女女農民，匯集了他們身上各種的跳蚤和虱子，晚間就向我們襲來，真怪，這些吸血蟲專咬我們兩人，對大隊長從不侵犯，我們被咬醒了，挑燈夜戰抓虱子，我們都身穿睡衣，跳蚤躲藏衣服里，不容易抓住，看到大隊長是光身子睡覺‧我們學樣，改變生活習慣，也光著上身只穿褲叉上床，一發現敵情立即抓獲處置，減少了皮肉痛癢。
伙食簡單，每天三頓飯輪流派往各家農戶搭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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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交三角錢的伙食費，每頓鈑菜都是小米稀粥、窩窩頭和咸菜，易立經患有胃病，吃了不容易消化，經常拉稀。有一天在一家農戶用餐，農婦懷抱的一周歲嬰兒很可愛，我用像機給他拍了一張照片，農婦很高興，當晚幹麵條給我們食，熱騰騰的麵條伴和辣椒、蔥花，美味可口，在當時生活條件下，真是難得的美食。消息傳開，家家戶戶都邀我們來搭伙，我們每天都可以吃上麵條，伙食大大改善，而我也給每家農戶孩子拍攝照片，大家皆大歡喜。

     生活上睡眠和伙食問題改善了，但是“拉糞”問題非常頭痛，我們都有早晨入廁的習慣，農村的廁坑太簡陋了，在屋後挖一坑，鋪墊兩塊磚，再用半腰高的韋簿圍起來，就成廁所。我們入廁，蹲坑排便，還未完事，農戶飼養的豬群從後面襲來，豬嘴亂拱，相互爭食，把我們的庇股拱得一塌糊塗。我們只得轉移陣地，每早覓一高粱地，兩人背靠背，手執樹枝，同時蹲下排便，完事後立即撒離陣地，讓聞臭而來豬群去排除地雷陣。易立經和我經歷的這段農村生活，平時閑聊，侃侃道來，感到十分樂趣。
    1957年夏天，做完畢業課程設計，通過答辯後宣告大學畢業。離校前又參加反右運動，每個班都揪出一、二個右派，經過劇烈的批判斗爭，傷害一些同學的感情，易立經在運動中基本不發言，因此，沒有思想負擔，輕鬆愉快地接受組織分配。
    易立經和清華同學等4人，分配到湖南長沙中南工學院，不久，合併到鐵道部長沙鐵道學院。該院領導班子是由長沙鐵路局干部轉業調來的，一般學歷較低，沒有認真貫徹知讖分子政策，更不用說僑務政策了，該院的教師感到思想壓力大，心情不舒暢。易立經只知埋頭苦幹，不過問政治，對校務工作從不提意见，十幾年來在教學工作中，培養了鐵路工程技術人才做出了積極貢獻。他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不善於交際，交朋友不多，更沒有交女朋友，工作十年，仍然孑然一身。他一個人住一間宿舍，和左鄰右舍的同事友好相處，對生活有困難的同事，表示關心和給予協助。在隔壁住一同事，孩子多，住房擁擠，他有一位十一歲的女孩，有時到易立經宿舍複習功課，易立經熱心照顧，有時買水果食，也招呼小女孩一齊食，這是人之常情，無可非議，沒有料到此舉卻遭來禍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入混亂的局面，各地都在進行奪權和派性斗爭，長沙分成工總司和湘江風雷兩大派性組織，武斗不斷發展，又發生了“陳再道事件”使局勢更加嚴峻、恐懼，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人性受到扭曲，互相攻擊，互相揭私隱。
易立經仍然保持他一貫超脫政活的態度，不參加派性組織，當逍遙派。開會時不發一言，成天在宿舍里看書備課，閑暇時在校園里看看各派大字報，從不表露自已的立場觀點，即使如此，也在劫難逃。1968年冬，有一天，在結構工程系教研室學習會上，易立經照例坐在一隅，不發一言，教研室有二位派性很大的女教師，為表示自已造反精神强，對易立經逍遙自在的表現不滿，她們向易立經發難，點了他的名，說他經常用糖果誘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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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到宿舍里玩，質問他懷著甚麼動機和目的？這句無中生有的問題，立即得到一些人
響應，而且加以上綱上線，說他動機不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流氓的作風和行為等等。要易立經做檢查，做交待。易立經對這突如其來的誣衊，不知所措，他平日不發一言，對這突然襲擊，一時氣憤得有口難言。會後很惱怒，很痛苦，而且有苦無處訴，精神失常，幾十年的艱苦生活他都能忍受，但他無法承受對他的人格和尊嚴的侮辱，只見他獨自一人在校園里徘徊流連，最後他竟去覓短見。當晚在教學樓大堂的樓梯間上吊自縊，以死表達自己的清白，表示他無言的抗議。第二天被發現時，院校當局不准人們卸下屍體進行處理，先召開會議進行批判，批判他“自棄於人民”，“死有餘辜”等等。
    易立經死后遺留二個大皮箱，裝著他全部身價財物，單位通知他在大連的弟弟易國經來處理善后，他將皮箱里部分衣物分贈易立經生前的友好同事，余下的一些舊衣物和皮箱仍存放原房間，后來調整宿舍，被扔到房間門前走廊，任人取之。易立經己凋零了，他遺留下的衣裳也隨風飄零。使我記起詩人徐志摩寫的《再別康橋》一首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易立經同學悄悄地走了，沒有帶走一絲一縷，以致四十年之后，仍有同學尋找他在神州的蹤影，他早已無縱無影了，只在我心中留下一片暗淡的、痛苦的回憶。
 (2007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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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立經(前右一)和清華大學同學下鄉支持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6)





易立經(左三)和廖集善(左一)在幫


助生產大隊制定合作化規劃(1956)








